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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暗访：
购药转卖套现分成

在淘宝、闲鱼平台检索“医保卡套
现”等关键词，无法找到相关结果。可当
尝试输入“医堡缇”“医保缇卡”等谐音
词，便会跳出几个带有暗示性的商品，配
有“医保刷卡”四个字或药房货架图片。

记者选其中一个商品，其标注“全国
可接”。记者将商品链接发送给客服，迅
速收到一条回复：“就是你想的，请截图
额度报价。”接着客服再次发送“额度截
图”的提示，并询问医保缴纳地以及当前
是否在职。

对方很快添加微信并表示，无需本
人到店，只用提供医保电子凭证进行远
程购药操作，即可代刷全国各地的医保
卡进行套现。记者以不想有外地刷卡记
录为由，提出希望在长沙当地刷医保卡，
对方称在外地刷卡只要一周内不使用医
保卡就不会有影响，但如果指定在当地
刷，则需要将手续费从39%提高至43%。

为进一步打消记者顾虑，对方自称
与许多药店有合作，“几十万的异地照样
做，影响的只是我们店铺”，还向记者发
来一张201399元的医保卡个人账户余
额截图用以佐证，对方称记者卡上的额
度小，“几千而已，不用考虑太多”。

记者再次以“确保卡片安全”为由，
提出需亲自到现场交易的要求。对方回
应可以前往指定药店购药后带回，但手
续费将增加到45%，而记者实际能收到
的金额将只占实付总额的55%。

双方达成一致后，记者被邀请进入
微信群聊。群内一名男子发出一家连锁
药店的地址，称已经与药店做好安排。
群里另一位女子则提醒记者，在当晚9点
半药店关门前完成交易。该女子向记者
说明购买步骤：进店后，向店员表明自己
是“下午联系好的，买6盒东阿阿胶，790
元一盒”，并强调需检查每一盒东阿阿胶
的生产日期。

按照约定时间，记者来到药店门口，
一名药店员工与店长通话确认。因店内
仅有4盒存货，最终，记者买了4盒阿胶，
随后前往另一地点，与群聊中的女子见
面。在与该女子线下交接药品时，记者
当场收到转账1738元，即实付总额的
55%。

套现药店：
与中介建群刷码寄药

记者调查发现，东阿阿胶、安宫牛黄
丸、免疫球蛋白等高值且流通性强的药
品，是套现中介的主要采购目标。其运
作流程包括线上寻找客户收集医保码、
联系药店远程刷码消费、邮寄药品以及
非法倒卖。

由此，一条分工明确、行动隐秘的非
法产业链应运而生。该黑产链不仅实现
了药品的非法流通和套现，还易于复制，
又因其隐蔽性而难以被有效监管。

记者通过另一线上套现中介，前往
另一家连锁药店购买安宫牛黄丸。表明
介绍人身份后，该药店员工透露，套现中
介几乎每个月都会来采购安宫牛黄丸，
店长会以优惠的促销价给对方。套现流
程有时是通过微信群发布医保码，店员
协助完成刷码，有时则是直接到店操

作。该员工还向记者展示了店长与套现
中介之间的沟通微信群。

记者联系店长，店长表示自己并没
有销路，仅负责刷取医保资金，具体的刷
码人员由中介安排，再定期通过快递将
药品寄给中介。

遵循这一操作模式，记者走访了益
丰大药房、诺舟大药房等多家连锁药店
寻求合作，有药店员工听到“组建群聊”

“线上刷码”等避之不及，拒绝了记者的
要求。而有的药店员工则未询问医保码
来源，便承诺记者只要给码，她就能够线
上远程刷码买药，并添加了记者微信，称
可以将药邮寄给记者。

就此现象，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保
研究院原副研究员仲崇明向记者表示，
此种行为属于非常典型的医保个账套现
的作案手法。

在仲崇明看来，该类犯罪具有比较
成熟的市场基础。作案人通过线上渠
道，如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等，发布广告，
吸引有套现需求的参保人员。“套现的操
作便捷快速，在普通参保者、医保持卡人
这一侧，似乎也更容易被诱惑到。”仲崇
明说。

“这种作案手法更加隐蔽。”仲崇明
称，其隐蔽性在于以药品为载体，并非纯
粹的刷卡套现。而相比之下，纯粹的刷
卡套现，没有产品为载体，罪名可能更
重，且药店也不敢随便同意参与，除非药

店自己做骗保的操盘手。无论线上线下
购药，因为参保者知情，且销赃时的消费
者贪图便宜，追溯码再怎么应用也很难
管理到，“大家都是知法犯法，并没有主
动检举揭发的道理。”

药品去向：
部分回流到私人药店

套现中介、药店员工以及参保人员
之间，已经形成关联紧密的利益链。那
么，这一利益链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
同时，医保基金是如何在这一系列环节
中逐渐失守的呢？

一位在武汉从事线下套现活动长达
7年的中介张某向记者举例，他与药房谈
定的一种药品价格是每盒750元，而批发
价为600多元。随后，他以原价的7折即
525元，返现给持卡人。而张某出售的价
格不仅低于药店零售价，还低于批发价，
每盒药品能赚超过100元的利润。

张某介绍，他们团队六七个人，需要
付出的成本就是印小广告单，开着摩托
在医院、药房四处转。成交的利润会分
给其他成员，比如贴广告的、接电话的。

药房员工是否从中获利呢？多名药
店员工表示没有额外分成。据前述中介
张某称，之前药店会主动联系他们，“说
这个月绩效完不成，给我们留了药和礼
盒，问我们为何不去，让来凑几单。”在医
保局加强监管后，药店员工不让他们进
药房，担心被监控拍到，每次套现，他们
就在药店附近守着，只让持卡人一个一
个进药店。在这名中介看来，这是“双向
互惠”的操作模式，他们与药店也只是买
药交易关系。

另一家连锁药房的店员向记者透
露，其与套现中介“打交道好几年”，但他
对套现的具体流程不了解，“任何人到店
都是顾客，（卖的药）有提成但不多，可助
完成药店绩效。”

倒卖的药流向何处？中介张某称，阿
胶多用来送礼，因此购买时会特别留意生
产日期及礼品包装，并称自己的上线有渠
道。另有药店员工称，部分药品可能回流
到私人药店，“现在无法回流到大型连锁
的上市药店，一旦扫了追溯码，就无法再
卖，而私人药店是不用扫码的。”

12月20日，记者就暗访调查的“套
现团伙骗保且疑似与药店勾结”一事，向
长沙市医保局基金监管处进行了举报。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个人账户中的资金
同样受到医保基金的监管。一旦查实，
药店的违约行为会按协议处理，违规行
为则涉及行政处罚，并指出具体处罚措
施需依据药店违反的具体条款而定。此
外，该工作人员还透露，当地医保局对药
店违规行为高度重视，并于近期计划开
展专项检查。

购药转卖套现分成
药店中介建群刷码
邮寄药品非法倒卖

医保套现黑产医保套现黑产链调查链调查

街边的医保套现小
广告，如今换了个马甲出
现在电商平台上。

日前，记者暗访发
现，在淘宝、闲鱼平台上，
出现医保套现商户进行
非法倒卖药品活动。其
运作流程包括线上寻找
客户收集医保码、联系药
店远程刷码消费、邮寄药
品以及非法倒卖。

该黑产链不仅实现
了药品的非法流通和套
现，还易于复制，又因其
隐蔽性而难以被有效监
管。

套现超过5000元
即为骗保犯罪

资深医改专家徐毓才表示，非法
医保套现和药品销售违规行为的频繁
发生，可见其监管难度大，且危害性
大。这些行为往往神出鬼没，难以追
踪和打击。“骗保行为会直接导致医保
基金的流失，影响医保制度的稳健运
行和可持续发展。”

从监管角度来看，非法套现者骗
取国家医保基金，构成刑事犯罪。同
时，参保人、药房也参与其中，形成闭
环以骗取医保基金。作为源头，提供
个人医保码以参与非法套现，违反了
医保基金监管条例中个人对医保码的
管理要求。在药品销售方面，实体药
房的许多行为违反了我国《药品管理
法》和《医保基金监管条例》。“你把药
卖给谁了？该不该卖给他？是不是按
照处方卖的？一些实体药房也缺乏监
管责任，只想着卖药而忽视了销售程
序的合法性。”徐毓才说。

另一方面，对于真正需要特定药
品的病人，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这些药
物本身就伴随极高的风险。徐毓才强
调，即便药物是真的，其疗效也无法得
到确切保证，因为储藏和运输过程中
的不当处理可能导致药品品质下降。
更何况，由于获取渠道非法，病人根本
无法确认药品的真伪，这无疑进一步
加剧了风险。

记者了解到，2014年发布的《关于
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就曾明确：“违
反国家药品管理法律法规，未取得或
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药品经营许可证，
非法经营药品，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
定罪处罚。”

根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
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参保人员不得
利用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
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
他非法利益。定点医药机构不得为参
保人员利用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
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
获得其他非法利益提供便利。

“医保基金，是专用于支付参保
人员正常就医购药发生的医疗费用，
不能随便乱用、串用。”徐毓才告诉记
者，个人或团伙，通过广泛收取参保
人员医保卡，联合串通医保定点药
店、诊所、医院，采取虚假就医购药等
方式，套取医保基金，利用中间抽成、
按比例返现的行为，机构和团伙均属
于严重违法行为，超过5000元即为骗
保犯罪。 据红星新闻

延 伸

套现团伙指定药店购买东阿阿胶

线下收药女子查验药品东阿阿胶


